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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非主要农作物管理现状，提出了在借鉴国外植物品种管理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我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国家登记制度，填补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品种审定以外的品种管理制度空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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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status of the not-main agriculture crops in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main experience of foreign plant variety management,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 that establish Chinese 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 of the not-main agriculture crop varieties. This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fill blank of management system excepting for new plant varieties protected and varieties of cultivar assess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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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必须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经营和推广。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应理解为品种审定以外的其他农作物品种，《种子法》未赋予种子管理部门对其进行审定或者认证的管理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保护品种没有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之分，然而，目前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只有93个植物属种，主要农作物都包含在其中，而我国育种家涉及到育种的植物属种约500种，大量非主要农作物还没有被保护。目前，由于我国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推广无审定程序，导致市场上品种多、乱、杂。因此，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我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国家登记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净化市场，对于指导农业科研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我国蔬菜、果树和观赏植物等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现状
1.1无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的法律依据
《种子法》规定的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自分别确定的其他1至2种农作物。农业部增加马玲薯和油菜为主要农作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种子法》确定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范围。目前，国家级与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约有24个植物属种，未经审定者不能进行推广。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属或者种，迄今为止，农业部发布保护名录9批93个属种，涉及大田作物、蔬菜、观赏植物、果树和牧草等植物品种。
与审定作物相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属种范围要大得多，既有主要农作物，也有非主要农作物。但是，由于我国尚不能对所有植物属种进行保护，且植物新品种保护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是否申请品种保护完全是育种家自愿行为，品种权的授予与种子生产、销售和监管无关联。 
自《种子法》实施以来，北京、江苏和福建等十余个省市出台了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办法，主要依据申请人自愿原则，参照主要农作物管理方法，对非主要农作物进行认定、鉴定或者登记[1][2][3]。这些地方的做法对规范非主要农作物的管理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全国没有建立统一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制度，各地的登记或者鉴定程序、农作物范围和鉴定标准不同，难以对非主要农作物进行真正意义的市场监管。 
1.2 非主要农作物种类多，商业价值高	 
非主要农作物种类多，品种繁杂，蔬菜、花卉和果树等大多具有较高经济价值，是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出口的主要作物。宁夏种植的非主要农作物有20多种，占全部作物总面积近50%[4]，浙江省蔬菜、果树等非主要农作物在农业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过小麦、马玲薯、大豆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蔬菜产值占全省农作物总产值的1/3以上[5]。有的省份，每年的蔬菜产值甚至超过粮食产值。但是，对非主要农作物管理制度的空白和监管的缺失，导致品种多乱杂或农业生产事故与发生侵权现象[6]，阻碍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
2 国外植物品种管理主要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植物品种管理经历了种子质量控制、品种注册到品种保护的发展过程，依靠完善的植物品种管理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商业化育种的发展，培育了许多繁、育、推一体化的大型跨国现代化种子企业，成为世界种业强国，这些国家植物品种管理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例如，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种苗生产与出口国之一[7]，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农业法律体系和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8]。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以下简称UPOV）发起国之一，荷兰于1961年加入UPOV公约，现今对所有植物属种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植物品种管理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分类管理。无论育种家是否申请品种保护，所选育的新品种均须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以下简称DUS）测试，只有通过DUS测试的品种才能进入“国家名录”（National list），获准在市场销售，如果是大宗大田农作物品种还必须通过栽培价值、适应性和应用试验（以下简称VCU试验），才可上市销售[9]。法国与德国都有国家 品种登记制度，凡注册登记的品种才能上上市销售。
美国《联邦种子法》对品种审定或者登记注册没有规定，种子是否上市主要由育种人、种子公司自己决定。但是也有一半以上的州立《种子法》规定，品种必须登记或注册，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10]。 
3 建立我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国家登记制度
针对我国非主要农作物管理存在的制度空白，在学习和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植物品种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强化种子市场监管，有利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促进我国现代种业的健康发展。
3．1 制定《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
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的管理，首先应当立法，做到依法管理。建议对《种子法》修改时，增加“对审定以外的植物品种，实行国家登记制度。”条款，作为制定《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的法律依据。
《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中应将品种是否具备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即DUS作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条件，表明是一个新品种，国家逐步扩大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种类，并规定应当登记而未经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不能上市销售种子种苗，以增强品种登记的法律效力。
非主要农作物遗传来源复杂，品种繁多，品种鉴定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不进行田间栽培利用价值试验，适应区域和产量等由生产、销售种子种苗的公司鉴定。品种登记部门主要负责品种测试标准的制修订，定期公布登记品种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为保证品种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可借鉴欧美做法，品种登记所有人对品种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品种登记部门依据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公告，并加强对虚假信息的惩处。
3．2  积极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我国目前还不能对所有植物属种进行保护，不同植物属种的育种家不能享有公平获得品种权保护的机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知识产权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应当积极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使更多的非主要农作物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我国农作物品种的国际竞争力。
3．3 加快植物品种测试标准的研制
品种是否具备DUS是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条件。农业部2013年12月27日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申请审定的品种必须进行DUS和VCU试验，将品种是否具备DUS作为审定条件之一。所以，植物品种DUS测试是品种审定、品种保护和品种登记的技术基础，为此，必须加快植物品种测试技术标准的研制。
3．4建立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平台
为适应品种管理信息化需要，国家农业部品种登记部门应当建立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数据库平台，该平台包括植物属种、品种选育、特征特性、品种审定或保护、生产及销售等内容，为公众提供品种登记、品种鉴定指南和品种查询等信息服务，促进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管理和利用。
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的管理，是当前我国种子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管理，但是植物品种保护不能完全代替对非主要农作物的管理，因此，必须建立我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国家登记制度，补充和完善我国植物品种管理制度，为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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